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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惊险全在无声无息之中，
“咱们都有放哨侦查的人，只要发现
一点不对劲儿，就会撤退。”就这样，
李培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与日
伪军周旋着，直到日军撤离沂水县
城。

后来，解放战争时期，李培敬又
被派往鲁中军区承担起当地的民运
工作，并在一次带领民夫支援前线
却遭遇敌军轰炸的事件中，临危不
惧，保护了人员和给养物资的安全，
后他因此被授予二等功。解放后，李
培敬被委任担负起沂水县政府林业
方面的工作，并最终在该岗位退休。

“其实和我一样，抗日战争时期
还有很多没有上战场，却一直在后方
担负其他方面工作的人。对于我们来
说，工作性质不一样，驱逐日寇的想法
却都是一致的。”李培敬说。

虽没上前线
抗日重任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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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抗日政府工作人员李培敬见证没有硝烟的抗战

5个人一起参军

只有自己活下来

今年90岁的李培敬在抗
战时期是中共地下政府的工
作人员，从事秘书工作，他没
有上过前线，但在后方同样
充满危机，而像他这样的敌
后工作者，同样也对抗战做
出了贡献。

本报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公为进 冯子学

1944年，抗战已经临近胜利，
当时已经19岁的李培敬和村里的
4个伙伴一起来到县城，相约一起
投靠八路军。“那时也没有多想，
就是想打鬼子，但报名的时候却
出现了一点意外。”李培敬说，他
是5人中唯一一个识字的人，填写
表格时，其他4人全是由他代写。
令5人都没想到的是，李培敬刚填
完表格，一位首长摸样的人就走
到他面前跟他说，你留在县城吧，
这里需要懂点文化的人。

最后的结果是，李培敬成为
当时共产党沂水县政府秘书处的
一名秘书，另外4名同伴则分配到
部队上扛起了枪。“我们5个人，就
只剩我还活着，他们都牺牲在战
场上了。”李培敬回忆起那4个儿
时的伙伴，眼睛里便已经充满泪
水。

在敌人眼皮底下办公，遇敌情连夜转移

成为当时地下政府的一
名秘书后，李培敬主要负责一
些文书工作。

李培敬为了躲避搜查，几
天就要跟着政府机关换一个
地方。“不能暴露身份，不能让
日本人和伪军抓住。”李培敬
印象里，当时的沂水县城内驻
扎着200多名日军，但伪军却有
上千人。地下政府为了躲避搜

查，很早便已撤出县城，办公
地点设在乡下的各个联络点。

日伪军每隔一段时间进
行的扫荡是威胁沂水县委县
政府的最大敌人，其次便是密
探或者特务的侦查。最惊险的
一次是在1945年正月，当时的
县政府驻扎点周围出现几名
可疑人员，为了整个机关的安
全，李培敬接到命令，连夜带

着政府文件跟着整个机关临
时搬迁至沂水县南墙峪村。然
而众人刚刚在南墙峪落脚，晚
饭还没来及吃，便又有消息传
来，南墙峪村联络点很可能已
经被日伪军发现，政府必须立
刻迁移。就这样，李培敬和众
人又连夜徒步，走到十几公里
外的梅坡坪村，至此才算安定
了下来。

激激战战三三昼昼夜夜，，亲亲历历击击毙毙日日军军少少将将
抗战老兵王士青17岁参加八路军，经历游击战、地雷战

因为在抗战期间，看到许多战友因为无法抢救而死去，
王士青在日寇投降后便主动请缨做起了连队的医务兵。直
至今日，这位已经89岁的老人对当年在沂源石桥参加的伏
击战，仍然记忆犹新。

本报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公为进 冯子学

善于游击战让敌人捉摸不透

王士青出生于1928年，是
沂源西里镇王家庄一户贫困
家庭的孩子。他和母亲及弟妹7

人相依为命。“当时穷得没有饭
吃，只能以乞讨为生。”王士青记
得当年因为饥饿，自己非常瘦
弱。1943年，他尝试报名参加抗
日武装，但因为太瘦而被拒绝。

1944年，王士青再次报名
参军，此时终于如愿成为鲁中
军区第4师第2团的一名战士，
那年他只有17岁。

成为八路军战士之后，当
时弹药匮乏，“打仗时，最多一

次是给了5粒子弹，一般多是
靠手榴弹和拼刺刀。”

参军第一年，王士青打的
最多的是游击战。“1944年，日
本人占领沂水县城，只有补给
时才出来扫荡。他们就在周围
的山头上远远观察，靠近了就
瞄准打两三枪，然后立即撤
退。”王士青说，有一次他们在
县城外的垛子山向鬼子放了
几枪，日军以为被伏击，便调
集机枪和火炮向山头打来。然
而此时王士青和战友已经撤
退，敌人上当了。

激战三天三夜，见证沂源石桥伏击战

据史料记载，1945年5月
份，日军第5 3旅团长吉川资
率领日军一个大队4 0 0余人
及伪军600余人，由博山至沂
水便道向沂源进犯。

他记得开战前一天晚上
10点多钟，他们接到命令，跑
步七十多里路到达石桥镇。
第二天破晓前，他们到达指
定地点，并在石桥镇西南的
一处大山沟南边修筑工事设
伏。修好工事，部队在此地等

候至翌日清晨，一队足有千
人的日伪军开拔而来。

“但是营长传来命令，不
等敌人进包围圈不能开枪。”
这时王士青和战友们早就瞄
准了敌人。令人窒息的二十几
分钟后，一声枪响，作战正式
开始。“日军少将就是在这里
被打死的。”事后王士青才听
说，八路军神射手在开战时，
率先进攻，将正在与部将合影
的日军少将吉川资击毙。

土地雷炸敌人

缴获三八步枪

地雷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
路军军民发明的一种有效战法。
当时的王士青所在部队经常配合
当地民兵，在敌军扫荡途中埋下
地雷，一次就能炸死炸伤日伪军
7、8人。“地雷做起来很简单，只要
有火硝，然后再用一些破布、糠
等，民兵自己就能炒炸药。”王士
青介绍说，地雷外壳都是当地石
匠选用好石材凿成中空球形，当
时沂水县军民多用三类土制地
雷，有拉式、绊式和踩式之分。因
为拉式需要距离敌军较近，故而
绊式和踩式用的最多。

“埋地雷时，要用石子埋住，
因为爆炸的时候，全凭这些石子
伤人。”王士青还记得当年民兵中
有队长刘红大姐，是当地地雷战
的直接领导人之一。一次我军侦
查获知，日军要到沂水县刘家庄
扫荡补充给养，刘红便带领十几
名民兵和八路军一起来到刘家庄
西边的一条小山路上，王士青清
晰地记得，刘红指挥民兵和部队
将十几个踩式、绊式地雷埋在路
上，随后便带着众人撤退到附近
的山头上等待。大约过了几个小
时，一百多个日伪军步行来到山
路上。只听到一声巨响，随后便是
其他地雷的爆炸声以及日伪军的
叫喊声。敌军被炸的人仰马翻，连
伤员都没管就选择立刻撤离现
场。

这一顿乱炸竟然杀伤了十几
个日伪军，众人在现场还收缴了
十几支三八式步枪。

王士青最喜欢看抗战题材影片。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摄

李培敬时常拿出奖章、奖状，缅怀那个战争年代。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摄

李培敬展示他的军功章。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摄

一个军礼，表达对牺牲战友的怀念。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摄

看到战友得不到救治，请缨当医务兵

不到两年的抗战，王士
青印象最深的是在沂源石桥
伏击日伪军的那次战役。这
场叫做石桥伏击战的战役后
来被写入抗战历史，并以现
场击毙日军一名少将而闻名
遐迩。而且经过这场战役，王
士青对战场的伤亡有了更深
的认识。

敌军首脑被杀，日伪军
顿时陷入混乱。在八路军密
集的火力下，当场便有数百
敌人被射杀。“不过日本人的
反应非常快，他们很快就凭
借附近村庄和地形，修起工
事进行抵抗。”王士青说，部
队曾经尝试冲锋，但是日本
人的抵抗非常顽强。“鬼子就

是不投降，那场战斗足足打
了三天三夜，还让一部分敌
军冲出包围逃了。”王士青记
得，后来有大队日军前来支
援，八路军伤亡也在增加，最
后部队撤离战场。

“我在战场上看了太多
伤亡，有时候眼睁睁看到战
友死掉，有一些战士本来可
以活下来，但是部队缺少医
务兵，一些伤员来不及包扎
救治，就都牺牲了。”抗战胜
利后，王士青主动请缨，成为
部队里的医务兵，并跟随部
队南征北战，直到全国解放。

抗美援朝之后，王士青
转业回到沂源老家，并在家
乡成家立业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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